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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如果让我把生活的百
般滋味具象为一种水果，
我想就是油甘。
油甘又称余甘子、牛

甘果、圣果等，是一种珠子
般的热带、亚热带水果。它
可缀于一米的树上，也可爬
上十米高的树枝。果实娇
小玲珑，果皮为黄绿色，果
肉硬实，滚落于地，像淘气
的山里孩子。但经过盐水
或糖水、蜂蜜的软磨硬泡
后，呈现半透明珍珠般的
光泽，晶莹圆润，仿佛经历
了岁月的历练而变得通透
和圆融。
在水果分门别类中，油

甘像是汉代后宫三千嫔妃
十四个等级中的末位“无
涓”，颜值不高，少被人关注。
但唐玄宗喜欢这种果

子。唐代段成式《酉阳杂
俎》记载了天宝十载，安禄
山生日，唐玄宗赐品目录
中有余甘煎，即用余甘子
煎熬成饮品，玄宗与众大
臣一起品饮庆贺。但是，
油甘并没有“藏在深闺无
人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的
幸运，唐宋文人墨客笔下
的荔枝、龙眼、橘子、梅子、
香蕉表尽岭南佳果的绿肥
红瘦，少见油甘。
苏 东 坡 被 贬 惠 州

后，油甘在《游白水书付
过》中开云见日，“到家二
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
菜”，父子对饮嚼油甘。后

油甘也见于苏轼的
门生秦观、黄庭坚的
文字，秦观盛赞油甘
“汤美到有无”，黄庭
坚称其如明珠颗颗
席上珍。
油甘到底是什么滋味？
南宋地理学家温州人

周去非很有趣，他到广西
桂林任职多年，回归故里，
亲朋好友想向他了解岭南
新鲜事新鲜物。周先生不
想回答一百遍让自己口干
舌燥，就一次性来个翔实
的，他甩出一本地理名著
《岭外代答》，全书共10卷
294条，让书回答吧。在
《岭南代答》卷六“食用门”
中专门介绍了岭南的油
甘：余甘子风味胜于橄榄，
果子成熟时，零落于地，如
槐子和榆荚，晒干辅用于
煲汤，味道极佳。周去非
以大家颇为熟悉的橄榄为
参照物，说油甘风格和味
道都胜过橄榄，果脯煲汤
味道极佳，你们自己去体
会吧。这么说来，我们读
苏轼《橄榄》诗：“纷纷青子
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
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
输崖蜜十分甜”，便知油甘
复合的口感比橄榄丰富，
峰回路转般的先苦后甜比
橄榄更为梦幻。
在我开始对世事有懵

懂感知时，就认识了油
甘。它是我小病吃药打针
后外婆塞入我口中的一份
慰藉，也是我经过小学校
门口零食摊前会流口水的
零嘴。在交通和物流都不
发达的年代，盛产于福建、

潮汕一带的油甘是通过海
路来到我家乡玉环的。
这就要讲到宋元时期

东方第一大港口、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福建泉州。上
世纪七十年代及更久远的
年代，以讨海为生的乡人
每年夏天把各种延绳钓船
泊在泉州湾，再拉上岸，在
那里修补破损的船体。耳
熟能详的是泉州崇武港，
有富有经验的修船工和充
足的材料，一种用麻丝、桐
油、石灰调制成的板麻，补
上船体渗漏和薄弱的部
位，效果很好。而夏天正
是福建油甘果成熟的季
节，船修好了，也把耐贮存
的油甘带回家乡。当年我
的祖先就是举家从泉州沿
海一带迁居到玉环海边
的，这果子也许寄托着对
故土的一种念想；也许是
藏在基因里的密码，让乡
人一见如故。外祖父每年
也去泉州修船，都会把油
甘带回家，心灵手巧的外
祖母把它们洗净去蒂在盐
水和糖水中浸泡，有的晒
成果脯。
用糖水或蜂蜜泡好的

油甘入口甜丝丝，柔软的
唇舌能形成压榨机般的力
量，吸干甜汁，将口中干瘪
了的油甘咬碎，有淡淡的
酸甜，嚼完后口中还有余
音袅袅般的清香。你若尝

试吃一颗鲜油甘
果子，又酸又涩又
有苦味，可令双臂
毛孔张开，面部肌
肉皱起，双眉紧
蹙，唾液腺体应急

流出。正想掩口弃之时却
有一股甘甜急中生智般地
涌上舌面，这种甘甜沁人
心脾，令津液畅快地流淌，
油甘也越嚼越甜，把油甘
渣咽下去了，阵阵清香和
甘甜回荡在喉舌间。那是
“三秒酸涩、五秒回甘”的
转化，实实在在诠释了苦
尽甘来的味道。这时若有
一杯清水，喝下去都是甘
冽的滋味。
也不知是什么缘由，

以后的几十年，油甘在我
家乡消失了，我们在回忆
小时候味道时，很少有人
提及油甘，曾经的油甘成
了我近半个世纪的念想。
再会油甘是在泉州西

街，我独自踯躅在西街，想
寻找祖先烙在我基因里的
食谱，寻找生命轨迹归去
来兮的味道。
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姑

娘一声闽南乡音的“姐姐”
把我的目光唤到她的摊

位。我走到档口的正中央，
一眼看见一大脸盆带有枝
叶的果子上插着“甜油甘”
三个字的纸牌，另一行标
注10元/斤。边上并列竖
着更高的一个塑料牌子，
写着“打碗甜油甘”，一个
大玻璃瓶浸泡着嫩黄色油
甘果，一场相逢突如其来。
快半个世纪了，我在

泉州街头寻得年少时的味
道。我买一袋油甘鲜果带
回家，再打碗油甘急于品
尝。我不知道当年外祖父
从崇武港载着油甘回家要
航行多久，现在只要几小
时就可以到家，把它们盐
渍、蜜泡、制脯。姑娘看出
我眼中的热切，告诉我：油
甘已是网红水果，能消食
降脂黑发延年益寿，可泡
酒、泡茶、榨鲜汁，电视里
还看到某著名演员家的冰
箱装满一瓶瓶油甘。
我们用闽南语交流

着，语言也是文化的源代
码之一，代码对上，距离就
近了，我从姑娘处了解到
不少关于油甘的前生今
世。我含在嘴里的油甘，
伴奏般跳跃着它的音符，
各种滋味卷土重来。

叶 青

油甘的滋味
近日整理相册，偶然翻到一张在翻砂厂的旧照片，

屈指一数，近55年了。岁月如烟，人生似梦呵！
初中毕业那年风云突变，按规定，我属工矿，结果

分配到金山电器厂。这家老厂在张埝镇上，生产低压
熔断器、瓷灯座之类电器产品，位于东海之滨的远郊，
半个月返家一次。
母亲的冠心病常在晚间发作，便向

学校分配组反映。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
志看了我母亲的病历，说向上汇报。两
个月后，我接到新的录取通知，这家单位
离我家仅一站路，也是我初中学工劳动
去过的那家厂——上海马铁厂。
马铁厂是制造马铁铸件的翻砂

厂。我曾在三十多摄氏度高温的铸造
车间内给翻砂师傅当过助手，由于翻砂
机器声似雷鸣，师傅与我说话，必须嘴
对着耳朵吼叫，才能听清他说什么。还
有浇铁水，把一千多摄氏度烧红的铁水
灌入模具时，铁水飞溅，记忆犹新，让人
胆战心惊。
我很沮丧，心中自忖，重体力的翻砂

工，与分配去农村修地球的同学真有一比，我怀着忐忑
的心情去上海马铁厂报到。
记得是陈书记召集我们十几个学徒开会，陪我们

参观了震耳欲聋、火花飞溅的铸造车间，对于即将在那
里工作的我们，个个面面相觑。
厂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后，便将我们分配到各个部

门当学徒。身强力壮的去了铸造车间，我和几个瘦弱
的男青年，还有两位女青年，分配到整理车间，唯有幸
运的两位去当了木模工与电工，这是既有技术，又相对
轻松的工作。
整理车间在露天场地上，烧红的铸件出炉后，推

出来扔在地上。师傅让
我们把沸烫的各种铸件
挑选出来，虽戴了三副手
套，但只用了一两分钟，
手套的手指位置就露出
一个个洞，换新手套继
续。遇到下雨天，那沸热
的铸件扔在积水的地面
上，冒出缕缕长烟，冷热
交加，让人真不好受。我
们轮流去推出炉的铸件，
装了铸件的推车十分沉
重，为了对付这车的重
量，我买了哑铃与五根拉
力器，每天在家锻炼半小

时，总算可以将推车推到空地上。
这个工作比起翻砂工，劳动强度轻一点，而且没有

震耳欲聋的声响。还有一个好处，一炉铸件整理结束
后，可以就地休息半小时，老师傅吸着烟，天南地北地
聊天，我在这时也学会了抽烟，不给师傅敬支烟，心里
总不踏实。
每天有好几个半小时的休息时光，我觉得有点浪

费时间。转而想到家里有本《唐诗三百首》，翌日便带
了书去上班，这样休息时间就可以独自品味读诗的快
乐了。
但快乐了仅仅三天，班长就找我谈话：“据同志们

反映，你上班时看书，有这回事吗？”我只得老实承认。
班长低声说：“这是封资修吧？今后勿带到厂里来，免
得被没收。”我在他严厉而好心的目光下，频频点头。
书不能带了，但唐诗还是要读的。我突然想到，

不如把绝句或律诗抄在一张小纸条上，休息时把小
纸条藏在手心中阅读。就这样，我每天在分理完铸
件后，一个人躲在车间角落里背唐诗，一天一首，背
得不亦乐乎。
这样过了半年，车间领导调我去车间内磨平铸件

的棱角，这个活比原先分拣铸件轻松多了，但上班时没
有休息时间，我对没能把三百首唐诗全部背熟而心生
怀念。
离开马铁厂十多年后，在路上偶遇当年一起在整

理车间工作的一位同事，她说马铁厂因环境污染严重，
搬迁到郊区去了，她在市区有了新单位，听说我已考入
新闻单位上班，她笑笑说：“看来当年你背唐诗的功夫
真没白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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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悉尼家中的第一餐，老伴
从厨房里端出一个精致的砂锅，然
后和女儿陆续摆四小碟：皮蛋、腐
乳、榨菜、小翠瓜，最后上了一大盘
菜包子。女儿顺手揭开锅盖，黄澄
澄的，黏稠稠的，冒着热气，咕咕作
响。“啊，小米粥。”我有些诧异，心
想，俺万里迢迢飞来，第一餐竟是稀
粥过咸菜？看着狐疑的我，女儿解
围说：“侬一个人在上海饮食马虎，
加上长途飞行，胃肯定不舒服，妈妈
就用您夸赞的秘方来犒劳你，规格
够高的吧。”知我者莫如妻，我有点

愧色。
的确，小

米粥养生秘方，怎能忘却？
55年前的11月底，那时我是大

二学生，停了课去外地“大串联”，
其时，穿着初冬衣服去北京，下沈
阳。12月初到老
家营口，已是冰封
雪飘之际。由于
当时条件所限，舟
车劳顿，加上吃住
都很艰苦，所以见到亲戚时已疲惫
不堪，胃口很差，便秘严重，苦不堪
言。奶奶说不急，试试我的秘方
吧。可是打开米缸，仅有一些高粱
米和苞米渣子，小米一粒不见。奶
奶也无计可施，只能用仅有的一小

篮子鸡蛋，与坐月子的大嫂换了两
碗小米。熬粥时怕粥潽出来，就目
不转睛地掌控火候。几天里，把两
碗小米当作药材那样，熬出一大锅

粥，我吃后既养了
胃，宿便也渐渐排
出。此刻，我记住
了上海从未吃过
的小米粥也是一

味养生“良药”。
这次到悉尼，见到了经历高

考洗礼的大外孙女。虽然成绩优
异，但由于过度拼搏，造成食欲不
振，睡眠缺失。经治疗见效，但仍
需日常保养。外婆想用秘方一试，

在 小 米
粥里再加
入少许山药和枸杞。早晚各喝一
碗，十天后，胃舒坦，容貌也更阳
光了。
女儿告诉我，“小米在欧洲老吃

香咯。”原来她从外国杂志看到一
则消息，曾被欧洲人视作鸟食的小
米竟是医治老年抑郁症的香饽饽。
科学家发现小米里不但含有丰富的
B族维生素，还有丰富的色氨酸，而
这个色氨酸可以催化神经递质5-羟
色胺的形成。如果这些成分多了，
人就会产生快乐感。快乐感是消除
抑郁症的最好良药。

伦丰和

养生小米粥

日前，妻子和中学老同学聚餐时，恰逢其中有位同
学过生日，于是大家合买了一只  寸的大蛋糕以示庆
祝。说实话，当时的场面很气派，也热闹，但等到分享
蛋糕时，由于同学中有几人血糖高不敢吃，还有几位临
时缺席，加上之前大伙已经吃了许多菜肴，因此，蛋糕
最终剩了一大半。临走时，他们以“你老公喜欢吃蛋
糕”为由，让我妻子把大半只蛋糕带了回来。当天，我
将蛋糕当晚饭吃，但是第二天担心变质，就无论如何也
不敢吃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一个故事来。早些年，我们有位
同胞公派到德国，一次他与德国同事一起去某公司办
业务，主人帮他们倒水，这位同胞习惯性地要了一杯
水，而那个德国同事只要求倒半杯。临走时，后者刚好
把水喝完，前者却留了大半杯。出门后，德国同事就直
言不讳地批评我们同胞浪费水资源。

暇时琢磨，但凡老年人聚餐时，即便要添加一个蛋
糕，增添喜庆的气氛，应买小一点为宜。眼下不正在大
力提倡“光盘光荣”吗？笔者认为，要做到“光盘”，组织
者首先就应从源头上把住关口——根据当时参加聚餐
的人员构成情况，科学合理地点菜，绝不要掼派头、讲
排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若届时确需
添加一个蛋糕时，也务必买小一点，大
家当场吃光，皆大欢喜，还节省了钞票，
何乐而不为？

殷卫钢蛋糕小一点

我的第一次远行，大概是四五
岁吧。天还是蒙蒙亮的，穿上新衣
服，出门，走起路来都是一蹦一跳
的。走到舟山路霍山路，右转去斜
对面坐8路有轨电车，一路叮叮当
当地从提篮桥乘到定海路，下来再
到定海桥坐船摆渡，上岸就是庆宁
寺，再乘小火车到川沙，还要下来
转公交车到南汇祝桥老家。七个
大孩子小孩子，谁在谁缺席记不得
了，父亲是我们这一支队伍的“领
头人”。他带着一群衣着光鲜的孩
子，有无班师回朝的自豪感呢？父
亲13岁离家到上海学生意，那次
回去探亲时的高兴样子，我依稀还
是有印象的，因为我也开心啊！
大哥现在告诉我，小火车开得

很慢，拖了好多节车厢，比公交车
开得还慢。可在那时，我也一定不
想让它开得太快，但是，如今回过
头来再看，它似乎又开得太快了，差一点
驶出我们现在的视线而消失。

3月28日上午，我找到它了。走进
惠南镇上的浦东新区历史博物院，庆宁
寺站牌和候车棚宛在，小火车车厢清晰
真切，我正要抬脚上去，这时，浦东新区
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张宏先生一把拦
住我，只见他在车旁老旧的售票机上一
按，打出了一张复原并放大了的“浦交公
司火车”客票递给我，上面标注：庆宁寺
到陆家邵家衖、新陆，票价0.15元。
是啊，心急，我忽略了重登小火车的

仪式感。上去，看着车厢里单边占了一
半多面积的木头座椅，张宏说，这是按照
当时原样复制的一节车厢。
最早的小火车是从浦东庆宁寺到川

沙，我在百度上搜寻上川铁路川沙站和传
说中的小火车头，想导航，竟然无果。看
了车厢自然还要看车头，我接着驱车赶到
川沙去，孙根祥先生前来接应陪我，带我
沿着护城河过桥走进了车站路，此地僻
静，人车俱少，一直走到顶头，根祥兄指着
对面北边华夏东路高架下面的一处绿化
带说，原来的川沙站就在那个位置。
川沙站旧址在车站路川北路上，因

为当年配合浦东国际机场建设需要被拆
了，原来的川北路辟建为华夏东路并筑
起了高架，直通机场。小火车头具体搬

到哪里去了，从小出生在护城河东
门的根祥也不知。最后还是在北
市街口，我先看见一段黑色的围墙
上面有郁郁葱葱的大树，心想会不
会在里面，转弯一瞥青砖环绕的高
台上，果然安卧着黑漆森然的小火
车头，心里大喜：找到了！
这是浦东文保所2001年征集

到的与当年上川铁路机车制造年
代和规模相同的一辆蒸汽机车。
历史上的上川铁路建成后在1936

年延伸至祝家桥，当地抗日武装
后来为了阻止日本侵略者下乡烧
杀抢掠，拆毁了江镇至祝家桥的
一段7公里的铁轨，这是当地人川
沙“掌故”作者施惠良先生考证
后亲口告诉我的，而我的祝桥老
伯伯要经常到上海来干木匠活，
他生前说起此事就悻悻然，认为
都是给日本鬼子害的。
寻访旧迹，我又突发奇想，把惠南镇

的博物院仿造的车厢和川沙古镇的北市
街小火车头，组装衔接，再上路，带我们
走一段。继而哑然失笑，纵然能够，岁月
不能复制更遑论粘贴，小火车头已然被
钉在历史的原位不动，小火车车厢下面
没有铁轨也只能原地踏步。
唯有我的心里，走在北市街和华夏

东路口时，听到建筑工地传来的打夯声，
轰隆隆的，恍惚像当年的小火车回来了，
驶过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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